
千秋勋业话引黄——引黄工程史话

引子

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之为“华夏母亲河”的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

区域之一，曾经孕育了盘古至今的华夏文明。

当这条奔腾不息的滚滚黄龙，从祖国的大西北青海省境内，流抵与陕

西省隔河相望的晋西北高原偏关县境时，它与中华文明的古老记忆——

长城相携相伴，又从这里的老牛湾，以始而南向，继之东行的“Ｌ”形

轨迹，成为晋、陕、豫三省的天然分界。

总流程 950 公里的黄河晋——陕——豫段落，像摇篮一般哺育了炎

黄儿女，当然也包括英雄的忻州的三晋儿女。

但是，这位黄河母亲桀骜不驯的性格，也给她的子孙带来过深重的灾

难和祸患。仅山西省境内，“黄泛”便给人们留下了定湖、皮氏、和保

德三座半县城被毁，荣河、永济、河津三座县城被迫迁址的惨痛历史记

忆。

因此，从传说时代迄今数千年间，炎黄子孙便以坚忍不拔的大无畏气

概，和前赴后继的搏战精神，进行着从治理黄患，到利用、开发黄河水

资源的代代相因的奋争。且不说治理黄河的百折不挠，仅以从古至今为

开发利用而从幻想到实践的引黄史事，就足以谱写成一部浩壮的史诗了。

中国人的黄河情结和引黄梦，在跨越了几十个世纪的酝酿过程之后，

终于在 20 世纪的末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以使全世界为之瞩目的跨世

纪宏伟规模，变成了即将实现的真实。

第一章太上老君犁黄河



现代地质学考察表明，黄河河道大约形成于 160 万年前的地质构造

巨变期。那时候，甘肃准平原海拔很低，华北平原则是古海洋所在地，

海水边缘直抵今三门峡附近。

地质巨变时，平原抬升，断裂起伏呈脉冲式增强，古湖泊湖水下切，

形成一条泱泱巨川。奔腾汹涌的万溪千流汇聚而来，穿峡越谷，遂成一

条大河。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第二大河——黄河。

由于地质巨变而自然天成的黄河，在华夏民间口头文学中，却被传说

为人类的杰作。

相传，远古的时候，倾盆大雨连降九九八十一天。直下得天地混沌，

山倒地陷，民不聊生。

八十一天过后，风停雨住，遍地洪流，汪洋一片。又过了八十一天，

尽管有烈日曝晒，而大地却仍然水漫树梢，巨石下沉。人们无可奈何地

叹息呻吟。

人类的哀嚎感动了上苍，玉皇大帝便派太上老君下凡，普救众生。



在道教中，老君爷被奉为鼻祖，是道教三大超级神之一，享有无比尊

贵的神威地位。

当老君爷奉玉帝之命，乘驾祥云，落降人间之后，这位长髯垂膝、道

貌岸然的神祇，以他超凡的智慧和深邃的思考，遍察水情，心中筹划着

治服的方略。

老君爷来到河套地面，给他随带的神牛套上了神犁，下决心在大地上

开出一条河道，让漫漫洪水归道入海，使大地重见天光，使世人安居乐

业。

神牛驯服地听从老君爷的驱使，从早到晚艰辛拉犁。神牛拉着神犁，

遇山劈壑，遇涧疏流。经过九九八十一个昼夜，犁出了九十九个曲折，

终于使洪水在拐了九十九个湾子后，从大地流向了渤海。

常言说：“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那便是老君爷驱使神牛犁成的。

而位于偏关县万家寨的老牛湾，正是其中一个 40 里长的急湾。

尽管老君爷是道家虚构的神祇，但其原型却是古代中华哲人之一的老

子。此人便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的李耳（李聃）。

尽管老君爷犁河的传说颇具戏剧性色彩，但这个从华夏民族丰富想象

力中生发出来的传说故事，却表述了炎黄先人驾驭黄河巨龙的原始理想

和信念。

第二章 台骀尧禹治水功

由于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而黄河又是孕育和为害华夏民族的浩大水

系。华人与黄河水，有着亘古以来的不解情结。因此，在中国北方的黄

河流域，便积淀了丰富的水文化宝藏。



对于有功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治水大师的景仰和崇拜，历来都脍炙人

口，以致代代相传，演绎成为出神入化的美谈。

早在我国传说时代的父系氏族社会后期，著名的部落聪明领袖陶唐氏

尧，为了把他创造并向人类启蒙的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

沿传后世，便命四方部落推荐的继承人鲧，对冲击这一沿传的洪水实施

治理。

鲧以“堙”和“障”的方法，用泥土填塞洪水，反而使洪水愈涨愈高，

为患更甚。鲧在治水 9 年后，终以失败而卸职。而他的失败，却为禹的

成功赢得了教训。

虞舜受禅于尧后，知才善用。当他发现鲧的儿子夏禹很有才能时，便

把治理洪水，造福苍生的使命，交给了夏禹。

夏后氏的部落领袖夏禹认真总结其父鲧的失败教训，经过反复的实地

调查和测量，采取修堤堵水和疏通河道相结合的方法，居外 13 年，三过

家门而不入，劳身焦思，克勤克俭，终于使洪患平息，江河畅通，水流

大海，汪洋成为泽国，淤地成为良田。

夏禹的时代，由于洪患被治服，社会安定繁荣，农桑茁壮，九州定鼎，

而且出现了凿井、车和粮食酿酒的发明。由治水到用水的进步，使得生

产力空前发展。而中国的社会前进，也开始了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的

过渡演变。

或许是由于地域局限的缘故，与夏禹比较，我国历史上的另一位治水

先哲，尽管比禹等还要早很多，但却鲜为人知。他，就是民间尊奉为汾

神和雨师的台骀。



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

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

汾在晋地，洮在甘南，两河均系黄河支流。台骀治水，足迹遍及山西、

青海、陕西、甘肃大地，采取堵疏结合的方法，使凶猛的洪水归入了他

所划定的洮、汾两河河道，堵塞了太原郡内晋祠一带的大泽，使几省黎

民受益。

在治理汾河的多年间，台骀苦心孤诣，离家别舍，以宁武县东寨镇的

汾源为基地，设指挥台于管涔山麓的支锅奇石处，并与当地村姑缔结联

理。死后，台骀夫妇安葬于他为之付出智慧和心血的汾河之滨——石家

庄镇定河村外。



晋人对台骀的尊奉由来已久。太原帝以治水之功，封台骀为汾州地方

官。春秋时代郑国子产崇其为雨师、雨神，后晋追封昌宁公，宋朝追谥

灵感元应公。仅山西境内，即有太原晋祠、汾州、曲沃、石楼、五台、

宁武等六处台骀庙堂。

台骀和尧、鲧、夏禹，都以他们不朽的治水勋业福泽苍生。他们底奠

了华夏治水文化的基石，启蒙了华夏民族的治水情结。他们从引导黎民

从治水，到用水，促进了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而其治水的范围，主要就

在黄河流域；他们的治水业绩，无不与黄河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尊其

为治黄引黄的先驱，当顺理成章。

第三章 汉武引黄第一功

如果说，大禹凿龙门，疏洪流，打开灵石口，拓开晋阳湖，还仅仅

是功在治水导河；东周襄王五年（公元前 647 年）饥荒时，秦国的大批

援救粮食，由渭河，经黄河，入汾河的陕——晋水运通道，也只是属于

水利交通的话；那么，汉武帝刘彻的引黄导汾构想，当是中国人最早的

引黄创意了。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习惯上被称作黄河北干流，即从偏关

万家寨老牛湾到禹门口的河段，正处在一个相对的安流、稳定阶段。

据《前汉书·沟洫志》记载，当汉武帝于公元前 140 年即位后，由于

匈奴的不断南下袭扰，有人曾上书奏请引黄，以拒匈奴。

该书记载：“是时方事匈奴，兴功利言便宜者甚众。齐人延年上书，

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

观地形。令水土难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



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胡寇侵盗、覆

杀军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

此功一成，万世一利。书奏，上壮之。报曰：延年计议甚深，但河乃大

禹所道也。圣人做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更改。”

此次引黄创意，旨在军事设防。虽因汉武帝忧惧冲撞大禹的“神明”

而作罢，但在过了 11 年后，对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 年）的另一次引

黄奏议，这位雄才伟略的中华大帝，却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态度，并予实

行。

元光六年，河东太守潘系上书汉武帝言：“漕从山东西，发百余万石，

更砥柱之限，败之甚多而亦顷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

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霸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

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

复无漕。”意即功亏一篑。

奏书呈上后，“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

不利，则田者不能尝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史记·河渠书》记载的这次引黄灌溉的工程，由地方官员呈报，汉

武帝钦准，调集数万民工投入施工，足见其规模浩大，意义不凡。其特

点是中央政府支持，有勤政的地方官主持；自上游开渠，沿河而下，自

流灌溉。其缺陷，则是疏于河势移徙的影响，致使工程初竣即废，功亏

一篑。

元朔四年（公元前 123 年），由于黄河北干流流势向西移徙，潘系

奏筑的渠首脱落，河东水利工程宣告失败。但是，这次经过周密设计施



工的河东引黄导汾水利工程历几年而修竣的事实，毕竟是华夏民族引黄

入晋的发端和宝贵尝试。它给予后人的启迪，是无庸置疑的。

汉武帝勤于朝政，经常乘船沿着渭——黄——汾河水道巡视。元鼎

四年（公元前 113 年）汉武帝乘龙船由渭河出发，经黄河北干流，进入

汾河。当行至黄、汾入汇处的汾阴睢地时，但见此处背汾带河，气势雄



宏；当他率领群臣到河东郡汾阳县祭祀后土时，途中又传来南征将士的

捷报，遂将当地改名为闻喜，沿用至今。时值秋风萧飒，鸿雁南归，汉

武帝乘坐楼船泛舟汾河，饮宴中流；心潮奔涌，诗情勃发，临河即兴，

吟成《秋风辞》一首。辞中唱道：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一代明君临黄河而吟诵成篇，为后人留下千古佳句，足见中国人的黄

河情结，是何等地深淳执着。

第四章 “墙头马上”黄河情

汉武帝首创引黄之功，后世帝王效其法而步后尘者，多有其人。

后魏正始二年五月（505），宣武帝元恪命陕西转运使王博文等，凿

开安邑至白家沟的永丰渠，行舟运盐。

100 年后的隋朝大业年间（605——617），由于永丰渠淤塞，隋炀

帝杨广派督水监姚暹进行修浚。



为了排除洪水，保持盐地，在后魏永丰渠的基础上，姚暹加筑两面渠

堰，使两岸人民免受水患。后人为纪念他的功绩，改名姚暹渠。该渠泄

客水流入黄河，不至浸灭盐地；沿路民堰均有水眼，可资溉田。水大时

还可以浮舟。使昔日行舟运盐的功效，得以重现，可谓一举两得。

若论中国人的黄河情结，历来不乏感天动地的例证。享有元代“元曲

四大家”之一的古隩州（今河曲县）人白朴的杰作，中国戏剧史上颇有

影响的名篇《裴少俊墙头马上》，堪称其中的典范。

《墙头马上》源自白居易的乐府歌辞。白朴借鉴前辈遗产，吸收民间

传说改编成的这部杂剧，说得是李千金和裴少俊二人，一个在墙头，一

个在马上，一见钟情，私自结合。在裴家花园匿居 7 年，终被裴父发现

赶出。后裴少俊赶考得官，裴父到李家赔礼，双方融合，两情团圆。是

一桩曲折美好的爱情婚姻故事。

在杂剧的民间传说原型，以及至今流传于民间的地方戏曲中，李千金

名叫“黄河”。这个敢于反抗封建传统礼教的妇女形象，具有同黄河一

般倔强的性格特征。她执着地追求婚爱自由，在被赶出裴府前后，为与

情郎重聚，甘愿受裴父“石上磨玉簪”，“井底引银瓶”的苛求勺难，

忠于她的初爱。而裴少俊则因思念“黄河”，重病身亡，誓言“不见黄

河心不死”。所以，他人虽先死，而直到见了“黄河”，心才终死。从

而演绎了一幕悲壮的千古绝唱。

这个至今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无论前者的大团圆，还是

后者的悲剧结局，其实揭示得都是黄河儿女对黄河深淳的依恋之情。而



生于黄河岸边河曲县的一代文孽白朴，以“黄河”原型塑造的这些艺术

形象，也不能不说是对黄河钟情的深邃艺术表述。

第五章 晋人相延“引黄梦”

利用和开发黄河水资源，引黄河水入晋以资利用，治理黄患使之变

害为利，这一宏伟梦想，在山西人中，可谓代代相延，从未间断。

据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编修的《偏关志略》记载，偏中有十景，

其中之一即为“金驼沙伏”。说得是关东 15 里有一个沙驼埝，其地沙中

埋着一只铁驼，如卧虎形，与太原相通。铁驼之头出太原府镔铁楼下，

其尾就在铁驼埝。当地人在偏关南市街一个居民家屋内，发现有铁尖出

地，如驼尾。且虽覆土数尺，而终莫能掩……

曾经有一位晋源藉的山西大学老教授，述说他的家乡有一个黑风洞，

传说可通江河，直达陕西。他建议利用这一天然隧洞，引黄入晋。民间

传说固然多有附会，但作为一种渴盼引黄入晋观念的衍变和传播方式，

我们毕竟可以从中见出晋人引黄的殷切愿望，由来已久，而且是出自民

心、民意。

明清两代，山西出现过好几位享有盛誉的水利官员。清代曾经历任知

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等要职的栗毓美，在他 1835 年任河

东河道总督时，主持黄河中下游治理，就曾经创造了“以砖代埽”的固

堤先进经验。

清代兴县人康基田，1787 年任江苏按察使时，黄河泛滥，奉命星夜

前往，负责堵河治水。1796 年，他在山东做官，再度奉命治理黄河。他

久管河工，留心河务，勤修河堤，溉民田数十万顷。他对“束水攻沙”



的治理思想作了发展，著有《河防筹略》《河渠纪闻》《晋乘蒐略》等

要藉巨制，为后世引黄治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翔实而珍贵的史料。

被誉为山西水科技开拓者和奠基人的襄汾县人曹瑞芝，生于清末，逝

于 1953 年。在 30 年的水利实践中，足迹遍及长江、黄河沿岸。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他率领勘察队到黄河干流禹门口至潼关一段，进行实地

查勘，首次写出了龙门水库发电设计任务书，对解放后的黄河治理和利

用，发挥了很大作用。

民国年间，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曾经实行所谓“六

政三事”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在他于二、三十年代大力推行

的这些政治措施中，曾以“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利”的口号，设想过

“导黄入晋”，并把“开渠、凿井、修蓄水池”等水工事宜，作为“六

政”之首。之外，他也曾组织技术人员，对汾河、桑干河、滹沱河，进

行过实地勘察规划，设想过修筑汾河水库等大型工程。但是，在当时的

社会制度下，限于政治、技术和财力等多种因素的局限，阎锡山的上述

设想，不过是空谈而已。

第六章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

景。为了根除黄患，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造福人民，党和人民政府对

治黄、引黄事业，高度重视。

早在建国初，毛泽东同志就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重要指

示。



之后，中央和地方在近 50 年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山西，各级

党委和政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治黄”“引黄”工作反复勘察设计，

不断完善，全面规划，统一部署，持续动员组织本省人民，向黄河进行

科学的斗争，使黄河的自然面貌和沿岸生产条件，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

变化。使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引黄梦”，渐渐接近现实，趋向实现。

1949 年，国家黄河水利委员会接管改组了旧的黄河水利工程总局，

立即投入了黄河“事情”的办理。共和国的北京水利设计院和海河水利

设计院，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开始了对黄河的勘察设计。

从 1951 年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即在三门峡上口和下口设立水文站，

次年又在砥柱设立水位站。到 1964 年，除一些小站外，仅用于测量晋、

陕、豫三省黄河干流水文资料的基本站，就有河口镇、义门、府谷、吴

堡、龙门、潼关、陕县、三门峡等 8 座。

1953 年，中央水利部和地质局组成黄河北干流勘察队，对大北干流

和小北干流进行认真勘察。次年，山西省的第一个引黄工程——“五星

引黄工程”，始由群众自发建设，后得到县和省的重视，在永济县尊村

嘴建成。这项干渠长 3 公里的引黄工程，以 75 马力锅驼机为动力，浇

地面积达 1 万亩。其时，《山西日报》和《人民日报》都载文，对这一

引黄浇灌田地的消息，予以报道。

1955 年，山西龙门、小樊引黄提灌站建成。

1956 年，国家黄河流域委员会制订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计

划阶段水库清理工作设计任务书》。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黄河小北干

流两岸移民工作的序幕，自此拉开。



三门峡水库于 1960 年建成，这是国家在山西省平陆县和河南省三门

峡市之间，兴建的第一座黄河干流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库容达 96.4 亿立

方米，对下游防洪、防凌、灌溉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发电量达 25 万千瓦以上。

1958 年，浍河和南峰黄河支流蓄水工程——水库，投入建设。

就在这一年，原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和原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俩

同志，在成都会议上，向毛泽东主席提出建议：请求联合引黄河水 100

个流量，引黄入晋济京，当即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

当时，一些受聘来华“帮助”工作，在我国技术力量尚不具备的情况

下，曾经骑着毛驴，在晋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进行过初步考察的前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专家们，已经毁约撤走。于是，以中国人特有

的百折不挠的志气和坚韧毅力，原北京水利设计院和海河水利设计院，

便会同当时的山西引黄领导组，和山西水利设计院，迎着困难上马，奉

命投入了独立自主的引黄线路选择，和首部大霸枢纽布置工作。

第七章 第一个勘设高潮

北京水利设计院和海河水利设计院于 1958 年投入的勘测设计工作，

在共和国的引黄历程中，可以说是第一个勘设高潮。

作为内陆高原省份的山西，由于平均海拔在 1000—2000 米以上，

气候高寒，干燥少雨。晋西北地区 400—500 毫米的年降水量，远远小

于年蒸发量。加之地下水位自然下降，被称作是“三晋母亲河”的汾河

几近断流。山西严重缺水，全省工农业生产和人畜用水高度匮乏。作为



我国能源重化工基地之一的省会太原市，因历年超采地下水，而使地下

水漏斗区扩大到 300 平方千米，致有被迫搬迁之险！

面对严峻形势，所有勘测设计人员都深感肩负责任无比重大。这些打

从孩提时代，就聆教过毛主席伟大号召，在黄河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水工勘设技术人员,凭着一股为国争气、为民族增光

的执着热情，决心自力更生，做出个样子，在撂了挑子的苏联人面前，

扬眉吐气！

1960 年，保德县铁匠铺第一段黄河防护工程开始。当年，我国著名

历史地理学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史念海先生对黄河小北干流展开考查，

其考查成果载入史先生的专著《河山集（上、下册）》。本书《历史时

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和《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等篇章，记述

和考证了黄河小北干流的变迁过程。增进了人们对黄河历史的认识。

在神圣的使命感和荣誉感鼓舞下，两院勘设人员别离繁华的都市，来

到山西，顶着凛冽的风寒，骑着蹒跚的毛驴，身背沉重的器材和干硬的

馒头，几乎是无偿地辗转于黄土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跋涉于人迹罕至

的荆棘丛中。

在极端简陋窘迫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条件下，勘测设计人员历尽艰辛，

大体选定了枢纽霸址，大体确定了引黄线路。但是，由于我们的共和国

尚在童年，我们的综合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勘测设计虽已初具规模，

却因施工资金无法到位，不得不暂告搁浅。



不过，这第一个勘设高潮的掀起，却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搞的、亘古以

来较系统的首次举措。它为后来引黄入晋工程的正式展开，积累了前无

古人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遗憾得是，“文革”浩劫 10 年，科技被贬废，水工人员被下放，水

利设计院被撤销。勘设工作被迫中断。然而，值得庆幸得是，即使在那

动乱的年代，国家和一些可尊敬的水工专家，还是千方百计地保存了自

五十年代以来的珍贵考察成果，和一批勘设技术资料。

第八章 勘测设计南转北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钱正英同志主持国家水利部工作。这位务

实而热心的大姐，在综览了全国和山西的水资源状况后发现：山西的人

均水资源量 573 立方米，仅及全国人均量 2700 立方米的 21.1%，仅及

全世界人均拥有量 1.08 万立方米的 5.3％；山西水资源总量仅比宁夏多

一点，位居全国各省区倒数第二！在这个水资源十分贫乏的省份，尽管

建国以来国家已投入了 30 多亿元的开发资金，用于开渠、打井、筑霸、

修水库，挖掘地下中、浅层水源，小规模引黄灌溉；但由于需水量大于

资源供水量，全省已有 3000 余平方千米的范围，出现了地下水大幅度

下降。太原、大同等地，甚至出现了地面下沉险象。

“不搞引黄,山西就没有出路！”这是中央水电部和山西省委从实际

出发，所形成的一致认识。

其间，为了加强对治黄、引黄工作的领导，对黄河干流河道的整治，

从解放初的防洪抢险，逐步发展，纳入了国家基本建设项目。



1971 年，在黄河北干流保德县境内的天桥碛，山西省第一座装机容

量为 12.8 万千瓦的天桥大型水电站投入施工。到 1977 年电站落成，国

家总投资 1.7 亿元，年发电量 6.07 亿度以上，提水灌溉农田 120 万亩。

其间，还有夹马口电灌站、大禹渡电灌站等大型引黄电灌设施落成，使

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受益。

1972 年，山西省水利局专门增设了“黄河河务处”。1978 年，又

成立了“山西省三峡库区管理局”，在运城地区沿黄河的六个县，都成

立了“治黄指挥部”和黄河河道管理机构。

1977 年 5 月，主持山西省工作的王谦同志提出一个设想：计划沟通

全晋几大盆地，旨在发展工农业生产，首先解决灌溉和生活用水问题。

当时的引黄领导组，由贾冲之负责，山西省的地质、煤炭、冶金、水利

等部门协同作战。初定在军渡开凿引黄入水口，沿着柳林—离石—中阳，

设计两条输水线路，进行比较。计划在军渡建设水电站，黄河水转吴城，

入文印河，进入太原。

为了探测沿线地质结构，省地质厅长亲自负责。1978 年 7 月 1 日，

四台钻机同时开钻，工程进展迅速，十多公里长的隧洞开通后，输水线

路确定了下来，从 1977 年５月到 1979 年底的两年半时间中，以军渡为

入水口，输水到太原的南引黄勘设报告书，已经完成。

上述方案在报省委审定时，从实际出发，认为军渡引黄的规模，尚不

足以解决山西严重缺水问题。于是，在 1980 年，军渡引黄勘设扫尾，

工程规划由南引黄，转向北引黄。规划变更后，确定以偏关县境内的万

家寨为新选定的入水口。



第九章 首战同朔北引黄

从南引黄转向北引黄，黄河入水口由军渡改在万家寨，其北移的垂

直距离，有二百多公里。两处地质地貌、水文气象等诸多因素，均有殊

异。勘测设计工作几乎是从白卷入手，从头开始。

省委和省政府的态度十分明朗坚定，引黄领导组负责人贾冲之虎虎有

生气地说：“山西这个洞子，我下决心要打通。要让黄河水一直流到太

原！”

于是，从偏关县的万家寨，经神池、宁武、忻县，过石岭关，到达太

原郊区，沿边山地区自流输水线路方案的勘测设计，全面铺开了。这是

北线引黄的第一次勘设。

但是，当这一方案提出之后，专家们马上就发现了它的弊端。其一，

是输水涵洞埋深太大；其二，是支洞太长；其三，是岩爆问题不好解决；

其四，是地下水问题复杂，而且极有可能把阳武河、马家泉和神头泉的

水源流干。

敢于否定过去，才能取得进步。于是，上述方案被果断地否决了。

山西省委高屋建瓴，认识到了仅以灌溉为主因，实施引黄入晋的局限

性。一个更高层次的设想被提了出来，这便是从解决工业和城市用水、

引黄入晋济京的大目标出发，制订新的方案。而这一方案的设计，牵涉

到了引黄入晋后，除了南流太原，还要北流朔州、大同，终至首都北京

的更宽泛的设想。

该方案的入水口，依然确定在万家寨。然而，万家寨的黄河水位，却

低于输水线途经的晋境黄土高原。低水上高原，这枢纽工程该如何确定



呢？为了可供选择，水工技术部门设想了两套准备。其一，是在万家寨

建筑一条“丁”字形的大水霸，提水到一、二级站后返水。其二，是万

家寨水库同时上马，不搞零级站，而直接从一、二级站开始。

依据上述设想，以山西省第三水文队为主力的省引黄指挥部，在忻州

地区水利设计院的前身—忻州地区勘测设计大队的配合下，从设在榆次

至太原间的基地出发，转战晋北大地，在朔州、山阴、怀仁、大同几市

县间，展开了历时三年多的资料搜集和勘探线路考察。

最初提出的上述北引黄输水线路，有两个勘设方案。其一，是万家寨

—一二级站——东西沙茅沟——店湾——岩头寺三级站——上、下土寨

——贾堡扬水站——下水头——平鲁大梁水库——大同。其二，是当输

水到第一方案的贾堡扬水站后，入西马灌河。在此建电站，然后沿西马

灌河到朔州，一部分供朔州地区电厂用水；另一部分沿洪畴山边缘,到大

同——怀阴——口泉赵家窑水库，由此向大同供水。

第十章 津晋联合测线路

在山西省积极争取、水电部关心下，引黄入晋的构想被再次提上了

水电部的重要议事日程。

八十年代初，由原北京、海河两个水利设计院恢复合并，组建成立了

天津勘测设计院。一批批在“文革”中被“下放”的水工技术人员陆续

返职，云集津门。该院首战告捷，打响了引涞入津、引江入京的第一炮

后，水电部就把引黄入晋的勘测设计任务，委托给了这个创建不久的国

家水电部直属部门。该院为此专门设立了院属的引黄入晋工程处。



承接国家移交委托的重点项目，对于天津院来说，是该院首次承担的

重大工程。经过慎重考虑，天津勘测设计院组织了以石栋、铭家驹、黄

浩泉、章跃林、诏维忠、李通文、金启明等为首的一批资深专家，带领

中青年技术骨干，离津赴晋，转战引黄一线；会同山西引黄指挥部和山

西水利设计院的朱映、王东科、张小山、连荫岱等本省专家，于 1983

年 3 月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现地察看。之后，又于当年 6 月和 9 月，进

行了两次大的察看。

这样，以山西省此前的勘设为基础的引黄工程第二个勘设战役，便掀

起了新的高潮。

来自津、晋两地的上述水工技术人员，有的早年毕业于旧中国的如北

洋大学等高等学府，有的学成于新中国的名牌院校，有的则是引黄事业

的老兵。怀着耿耿报国之心，他们开始了默默无闻而又任重道远的跋山

涉水。

当时，晋西北的交通条件还基本是五十年代、以至建国以前的基础。

勘设人员驴背当车，徒步行走，啃干馒头，喝漂着羊粪蛋子的泉水，投

入工作。在落差几十米的峭壁上，在荒无人烟的旷野险涧，为了核实一

段线路，为了寻找一块基岩，他们往往不惜绕行“无用”的数十公里！

工程师白步海在攀崖时摔折双脚，依旧坚持工作；被誉为是“朱老总”

的引黄先行者朱映，带病踏勘；……此类动人事迹，数不胜数。

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引黄入晋的线路选择，大体有碛口引水线、黑峪

口引水线和万家寨引水线三条。



在大量的外业察看和内业审核中，经过无数次的权衡和比较，最终才

确定了由万家寨提黄河水向东，引至歇马关河的引水线，和以隧洞输水

为主的引水方式。

之后，在 1983 年到 1994 年整整十一个年头间，围绕万家寨引水方

案，对不同引水规模的工程总体布置、投资、工期、实施方法及运行管

理等经济技术指标，进行比较，并经国内外专家多次评审，才基本确定

了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的总体布置方案。

第十一章 梅开三度绘“人”图

1983 年 6、7 月之交的 20 多天中，山西省领导同志组织中央和省

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分乘 52 部吉普车，沿着确定的引黄线路，进行综合

评价鉴定。会议从偏关开到北京的卧佛寺，从水文地质、水土保持、环

境保护、施工投资等全方位的技术和效益角度权衡，认为万家寨引黄线

路是最为理想，最为合理的选择。

紧接着，以天津勘测设计院为主，山西省引黄办公室和山西水利设计

院参加，万家寨引黄工程的预可行性研究，在 1984 年展开。专家们认

为：万家寨引水线具有如下优点：

其一，是可以兼顾并、同、朔三地区供水；其二，是沿线地质条件比

较完整；其三，是万家寨处的黄河泥沙含量，每立方米平均不足 7 千克，

小于天桥的每立方米 20 千克，更少于三门峡的每立方米 25 千克；其四，

是库区条件好，淹没损失少；其五，是投资少，效益大。

当技术专家们和山西省把评估报告呈送到水电部和国家计委后，该报

告于 1985 年得到了肯定的批复。



但是，就在这一年，我国进入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由于引黄工程

当时拟由国家投资，限于我国国力的局限，投资难筹，引黄工程只好再

度缓行。

时隔半年之后，即 1985 年底到 1986 年，一个以供给能源基地，实

施小流量引水为目标的“引黄工程应急方案”出台，得到了水电部和国

家计委的肯定。

但是，作为这个引黄工程第三次勘设高潮起点的“应急方案”，却由

于是仅以十亿元的投资，可实现向山西年供水三亿立方米的中、小型项

目。该项目虽然可济燃眉之急，但却远远不能适应紧随国家经济腾飞所

到来的山西经济发展的阔步。

山西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表明，到 2010 年，山西水资源短缺

总额是 12 亿立方米！而在万家寨处黄河对岸内蒙古自治区准噶尔旗，年

供水也需要 2 亿立方米。由于未来的引黄工程，将惠及蒙、晋两省（区）；

所以，一切勘测设计和施工，都必须从 12 亿加 2 亿立方米这个供水基

数出发。

于是，天津勘测设计院再度投入工作，全面铺开了从万家寨首部枢纽

总干，向平朔、大同引水的北干，向太原引水的南干，这三条输水线路

的勘设。

我们从壮观的设计蓝图上看到，这北、南、总三条联络一体的干线输

水线，形同一个长着巨首的“人”字一般，在广袤的晋北大地上伸展躯

干。



于前两次勘设，均因仰赖国家投资，却限于国家财力而搁浅；这一次，

中央和地方政府取得协调和共识：万家寨枢纽工程的 30 多亿元投资，由

中央和晋、蒙两省（区）各承担 10 亿多元。从而形成了三方合力的喜人

局面。

作为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省之一的山西，历来以供给全国三分之一的

用煤量，做出巨大贡献。现今，中央给予倾斜政策，特准山西省外销吨

煤返还，由一元增至二元。度电增收电价，由 0.015 元，增加到 0.02 元；

再加上适当增加水资源补偿费，这就使山西所承担的工程资金，有了基

本的保障。

之外，洽谈已近尾声的二亿美元世界银行贷款，也使环保排污和黄水

入并的管道铺设等，投资有据。

第十二章 关键审查后的大转折

引黄入晋，是迄今为止，在国际、国内都尚无先例可循的跨流域浩大

工程。

预可行性研究告一段落后，即转入了由初步设计、标书设计、施工详

图等设计程序构成的可行性研究系列工程。

勘测设计人员在摸索中前进，在试验中总结，在研究中创新，慎重地

推行设计新工艺和施工新工艺，严格选用新技术、新设备。在“长洞短

打”的实践中，把外业和内业结合起来，把设计和施工同步进行，使“人”

字形的引黄干线，终于翘首伸肢，跃跃腾动了。



1987 年成立的山西省引黄指挥部，以省委副书记白清才为第一总指

挥，忻州地区副专员刘尚志等为副指挥。当年春，对设计线路进行关键

性审查，中央水电部领导亲临指导。

在这次审查中，领导和专家们认为：北干线从贾堡四级扬水站，到西

马灌河一段输水线设计，不尽合理。所以，计划不走下水头，而走暖河

堡、上石窑，直接到大梁水库，搞一个地下泵站。这一线路的修改，不

仅可使北干线的总泵水流量每秒 22.4 立方米，分解为每秒 4 立方米泵水

流量，和每秒 18.4 立方米自流，直达大同；而且大大缩短了输水线路。

因此，这个向大同供水线路的捷径，被公认为是合理的方案。

于是，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中，由山西省水利设计院负责大梁水库到

大同段，天津勘测设计院负责大梁水库以上至偏关段，两院分工协作，

展开了最后由天津院综合设计的新战役。

1990 年，山西省引黄指挥部调整人员，由乔贵江任常务副总指挥，

王必胜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设宁武、偏关、山阴、平鲁四个分指挥部，

分别负责各段线路的指挥事宜。

以向大同输水为目标的北干线上，于 1991 年冬季开始隧洞开凿。作

为配套附属工程，修通了万家寨—平鲁的主干公路 110 多公里，以及东、

西沙峁的支路。该工程历时一年半完成，投资 1.3 亿元。其时，电讯总

站的设立，使输电和通讯得到保障。若干处水井的凿就，使施工用水也

得到了解决。

1992 年 5 月，山西省在平鲁境内大梁水库举行奠基典礼。国务院副

总理邹家华和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到会指导。



但是，就在这时候，中共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对引黄入晋工程，又有了

新的设想。山西省委、政府看到：引黄入晋是以解决山西水资源困难为

主要目的的；但在这时，大同因有成天水库送水，水的困难已经缓解了。

而省城太原的缺水问题，却日益严重起来。于是，山西省提出先给太原

送水的意见。这样，整个引黄工程的勘设施工进程，便面临着又一次 180°

大转折的改变。

第十三章 南干线的科学性

在此前十多年中，引黄工程一直优先考虑的，是向大同、朔州地区

输水的北干线，而且已经投入了大量的勘设和预备施工。但是，当 1992

年 6 月 13 日，在中共山西省委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决定将输水方向，由

北转南，改为率先向太原输水，确定南干线工程即刻上马的决策敲定之

后，这就意味着：此前在北干线投入的一切努力，都将被暂时搁置。而

南干线的选线、察看、勘测设计，却等于迈步伊始。

由于在当时，国家对南干尚未列项，施工计划尚未得到批示，因此，

山西省的这一新决策，实际具有背水一战的意义。

这其中，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和有关决策部门，他们从国家和人民

利益出发的无私胆略和科学态度，是有口皆碑的。

但是，省委和省政府的决策绝无些微的随意性，也并不是什么权宜之

计。南干线的建设，不仅极端重要，而且具有确实可行的科学性。

首先，山西是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全省煤炭产量到本世纪末将达到

四亿吨，约为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山西火电装机容量达 1933 万千瓦，

是华北电网的主要电源。



作为省会，太原既是山西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国家确定的能源重化

工基地之一。但太原地区水资源匮乏，供水严重不足。近年来，太原地

区用水，主要靠超采地下水来维持。地下水位连年下降，地下水漏斗区

已扩大到三千平方米，生态环境恶化突出，许多工矿企业因缺水而不能

正常生产，居民用水得不到正常供应。水资源的紧缺，已成为制约太原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为缓解太原水资源紧缺的局面，建设

引黄南干线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其次，南干线设计流量为 25.8m³/s，年引水量 6.4 亿立方米，可满

足太原地区 2020 年水平的需求。鉴于汾河水利用已达极限，再无希望

增加；而南庄调水，引呼（滹沱河）入并的水量只有两个流量，可济燃

眉，不能治本。这就是说，舍南干线引黄入并，绝无第二条途径可得到

如此大量的供水。因此，建设南干线对太原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最后，包括南干线在内的引黄入晋工程，在五十年代初以来，历四十

多年从未间断过的系统勘测设计，反复比较论证，地质钻探达五万余米。

而南干线在动工前，就进行过（1：5 万）的区域调查 2164 平方千米，

工程地质测绘 801 平方千米，工程地质校测 410 平方千米，工程地质测

绘（1：2000）13、11 平方千米，钻探 167 孔 14465.86 米，探井 924.28

米，坑槽 1057 米，土墙 43 组，岩样 49 组，点荷载试验 15 组 30 块，

物理综合探井 20 孔 1441.04 标点，化探 30.05 千米 7655 点，地应力

测试 2 孔 14 段。

主要承担南干线设计的单位，是天津勘测设计院。这是一个国家一级

设计单位，该院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拥有自旧中国以来数十年的



经验和技术积累。二百多位专家和技术人员，上千人次长驻现地勘设，

不断补充完善修订方案。近年，又特邀国内、外一流专家反复论证。因

此，南干线的建设，不仅具有科学依据，而且有十分可靠的保证。

第十四章 会战南干的双百日

太原严重缺水，省委要求南干线 1998 年必须输水到太原。为了加强

南干线建设的领导，设于宁武县城的南干线分指挥部，于 1992 年 10 月

23 日开始运行。一批政治素质好，具有多年水利工作经验的干部，被抽

调到宁武分指挥部。于是，总、副指挥郭映祥、闫明德、刘怀国，总工

白步海等同志陆续到岗。依照郭裕怀副省长代表省委提出的“艰苦奋斗、

勤俭创业”的指示，顶着大风雪，开进了以“地老虎”取暖的古塞要隘

—宁武关。

初次确定的南干线输水线路,是自万家寨首部枢纽引水后,沿着下土寨

—偏关河—龙须沟渡槽—紫碾泉—寻虎、寻羊二级站—白涧沟渡槽—利

民堡—木瓜沟—青羊渠—温岭—神朔、宁岢铁路—白马崖—好水沟水库,

在途经偏、神、平、宁等县区后,自宁武白马崖出隧洞,入汾河河道,流向

太原。

1993 年 5、6 月间，省引黄指挥部组织了 60 人的技术队伍，基本确

定了南干输水线。9 月，天津院派出百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到偏关，确定

前期工作。10 月，在朔州和偏关，先后两次进行南干线的评估报告，得

以通过。

在对初期南干线的评估审查中，发现白马崖出水处正好是宁静向斜的

轴部，地下水非常丰富，不利于隧洞输水。中央水电部专家要求必须改



线。经过修改后的南干输水线中，在从温岭进入宁武县境后，改为周家

堡—坝上——上、下余庄——大、小木场——分水岭——上鸾桥，到头

马营出水，入汾河河道。这样，隧洞便处于地下水较少的向斜腹部了。

为了做出南干输水线路的最佳方案，天津设计院组织了两次“百日会

战”。

1993 年 7 月—10 月，第一个“百日会战”在偏关县打响。在山西水

利设计院的参与下，天津院全部完成了所设计原件、图纸和上报文件。

到年底，正式文件的打印装订和晒图，也已完成，并及时上服了水利部、

规划总院，和国家计委。

1994 年 2 月—3 月间，在天津秀丽的水上公园，水电部规划设计院

对天津院呈报的引黄工程初设报告，进行预审查，基本同意津、晋两院

工作，并提出了一些补充性的设计要求。

1995 年春节,根据业主—山西省关于 1998 年必须通水到太原,1995

年上半年必须完成总干和南干泵站,及隧洞标书设计任务,以及采购水泵

和编制国际标书的要求,天津院院长刘英亲自点将,成立以教授级高工、国

家著名水工专家闵家驹为主的现场设计组,并由闵家驹和引黄工程处长

王鸿志带领近百名技术骨干,紧急赶赴朔州市平鲁区引黄一线,打响了第

二个回合的“百日会战”。

3 月 1 日到 20 日，南干线六套标书、机电三套标书、总干初设补充

工作，五个专题报告，和部分施工图为目标的本次会战第一战役，鸣金

告竣。之后，在 5 月 1 日至 30 日的第二战役中，天津院投入了本院十

几个专业和十几个处室的强大力量，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圆满完成了南



干线 5 号洞施工图、3 套标书、4 套标底、变电站一期开掘范围、总干

一、二级泵站主副交通洞施工图设计任务。并结合施工，对 9 号和 10

号洞的塌方处理方案，进行了互穿插动作。

在这些夜以继日的奋战中，我们的勘设人员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崇高

的思想境界和无私的奋献精神。他们有的年过六旬，患有多种疾病，却

坚持一线作业；有的亲人在津患有重病，却接电不归；有的将幼子托付

友人照料，直到任务完成始归；有的一再推迟婚期，甚至被恋人遗弃；……

但是，为了引黄工程，他们不计名利，忘却自我，孜孜不辍，其事迹实

是不胜枚举，感人至深！

第十五章 众志成城大趋势

1994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山西引黄领导再度调整。原省

引黄指挥部改为山西省引黄管理局。引黄管理局统筹策划，有效运转，

抓资金，搞评估，严管理，全方位卓见成效。

这年 1 月和 10 月，分别在天津和太原的迎泽宾馆，对南干输水线，

又进行了两次评估。

根据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大姐的推荐，聘请加拿大 CIPM 咨询公司，

对诸如黄河泥沙沉淀等关键技术问题，进行咨询。

黄河是世界泥沙含量最大的内陆河，水中泥沙含量平均达每立方米 1

千克。为了解决扬水站泥沙问题，上海、沈阳、无锡等地水泵厂家，几

年来都以此作为联合攻关的重大技术课题。



这一年，负责世界银行中国引黄工程贷款的世行专家代表团长古纳先

生，来到引黄总干枢纽和南干线咨询考察。之后，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

铸，也曾到引黄一线现地察看。

引黄工程地质情况复杂，技术要求高。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在施工队

的选择上，严格执行技术质量第一的招标方式。国内一流的和著名的施

工队，以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竞争夺标。几年来，先后投入

引黄施工的工程队，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都有。其中，有铁道部

第三局、第十三局二处、第十八局一处、第十二局三处、第十六局一处、

第一局，水电部第六工程局，中国华冶二公司马万水工程队，温州第一

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井巷分公司，山西省水工局，轩岗煤矿，阳泉矿务局，

以及省煤炭厅所属施工队等。一些属于世行贷款的项目，面向国际招标。

引黄枢纽、总干、南干工程，跨越晋西北地区数县区，工程所经的偏

关、神池、平鲁、宁武等区县各级党委政府和父老乡亲，都怀着满腔热

情，像当年支援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一样，在征用土地、提供房

舍、后勤供给等多方面，对引黄工程和引黄人，给以无私的慷慨援助。

宁武县委指示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已经扎基的黄金地段，让给南干分指

挥部，用作分部基地；神池县木瓜沟村把村民用几十年血汗填造的数百

亩“刮金板”耕地让出，使南干线５号隧洞及时开工。当地人民为了国

家利益，舍小我，保大局的高风亮节，有口皆碑。

近年，来自全国各地和山西省委、省府、省直各部门及各地、市、县

和个人的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慰问、参观团，源源而至。包括物资、



资金、工具和生活用品、文化、医疗等难以计数的慰问品和赠礼，不断

送达引黄一线。这些无不鼓舞着引黄人引黄必胜的信心和干劲。

可以说，在三晋大地以至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央和地方协调一致，

上下左右万众一心，炎黄子孙众志成城的引黄大趋势和总体战局面。

第十六章 “引黄是一条出路”

自从万家寨引黄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和奠基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和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一跨世纪工程都给以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江泽民总书记对工程作了重要指示，李鹏总理专门听取了工程进展情

况汇报，邹家华副总理、钱正英副主席、宋平、陈锦华等中央领导同志，

都曾亲临工地视察指导。

1995 年 4 月,李总理在听取引黄工程情况汇报后指示说：“引黄河水，

我赞成你们引水。山西很缺水。因此，引黄是一条出路，我支持你们，

不仅向北引，而且向南引。”

总理朴实无华、语重心长的话语，给山西人民以极大鼓舞。中共山西

省委、省政府和省五大班子领导团结一致，不负众望，狠抓全省基础设

施建设，矢志加速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步伐，彻底解决山西经济发展

中的根本制约因素。主要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领导经常深入工程第一线，

检查指导，在宏观和微观上都进行了强有力的领导，可谓苦心孤诣，鼎

力以赴。

春节，省委书记带领省领导同志莅临万家寨，和建设者共度佳节。元

宵节，省领导又带领省级五大班子全体领导，及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地、

市负责同志共一百多人，前往万家寨工地现场办公，省、地领导同志一



致表示：要坚定不移，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勒紧裤带，顽强拚搏，确

保 1998 年通水到太原。

8 月 12 日，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召开声势浩大的“万家寨引黄工

程建设誓师动员大会”。会议要求鼓足干劲，掀起建设高潮，加快建设

速度，力争 1998 年把黄河水引进太原。

引黄是山西的出路，引黄关系着山西的前进和未来。在中央的大力支

持下，遵照国务院指示，山西制订了切实可靠的战略部署。本着分步实

施，减少近期投资，先上南干，解决太原用水之急的原则，工程确定分

两期进行。

第一期集中建设总干枢纽和南干线，总干一、二、三级泵站各装 1/4

机组，南干一、二级泵站各装一半机组。引水流量每秒 12 立方米，年引

水总量 3.2 亿立方米，占设计建设总规模的 1/4。为先期解决省会太原

的城市居民生活及部份工业用水急需，山西省投入一期工程建设的资金

即有 54 亿元，加上枢纽分摊投资 14 亿元，总计 68 亿元。这项投资，

通过增收煤价、水资源补偿费和增收电价，以及折合 17 亿人民币的世行

2 亿美元贷款，已经落到实处。

第二期建设的北干线工程、南干线蓄水库和泵站剩余机组安装，南干

调蓄水库和泵站剩余机组安装，将以 52 亿元的投资，使整个山西的水资

源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第十七章 英雄古堡万家寨



引黄入晋工程以万家寨为首部，是自从五十年代以来，经过对托克托、

清水河、万家寨、天桥、黑峪口和军渡等多处、多种引水方案的反复分

析、比较和论证后，以万家寨引水路线最为优越，才最终确定下来的。

以 1995 年８月 12 日山西省委、省政府召开的“万家寨引黄工程建

设誓师动员大会”为权威依据，万家寨作为引黄入晋工程的标志，已经

深深地植根于华夏亿万人民的心中。

作为当代炎黄子孙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艰苦卓绝，前赴后继地

进行人定胜天斗争的象征之一，万家寨在今天所蕴含的英雄主义精神，

光昭天地。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就是在古代，万家寨这个响亮

的地名，也是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引黄入晋工程枢纽和首部的所在地，万家寨位于山西省偏关县紧

邻黄河岸边的万家寨乡境内。

万家寨村原名庄窝铺。后因明万历年间兵部侍郎万世德曾在此筑寨驻

守，抗御北敌，而改名为万家寨。

万世德，字伯修，号邱泽、震泽。生于明嘉靖 26 年，卒于万历 30

年。隆庆庚午举人，后中进士。历任南阳、元城、宝坻县令。后因被奸

人诬告，以兵部主事外放陕西、山东统兵。其先祖万杰曾随中山王徐达

镇守云、应，自祖父万瑛辈迁居偏头关。

明万历年间，倭寇入侵朝鲜。受朝廷派遣，万世德统领百万大军，东

征平倭。万世德文韬武略，谙熟兵法。当他侦知倭寇多以轻舟载善于潜

水的“水贼”，实施进袭的战法后，经过缜密研究，决定采取一条出奇

制胜的应敌妙策。



万世德命令军民在沿海广采石头，烧制石灰。当倭寇再次举兵侵犯时，

万世德督励将士把装满石灰的大桶推入大海中。石灰见水，水面沸腾。

一刹那间，热浪滔天，水鬼们尽被烧死。从此以后，倭寇再不敢来犯。

明军大捷班师。万世德这位保卫明王朝的抗日援朝统帅，以功升任蓟辽

总督，兼兵部右侍郎。

万世德祖籍偏关县，除在偏关城内有宅院外，在偏关县万家寨村南大

青沟内的寨圪塔上，还建有一座镇边要塞。这座迄今遗迹尚存的驻兵险

隘，背负中原大地，紧邻黄河。河北岸之蒙境历历在目。寨城高墙实垒，

铁壁铜墙，堪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万氏子孙栖居于此，镇守边

关。清顺治六年(1649 年),万世德的孙子万铖之媳孙氏，响应大同总兵姜

孃,曾在此举义反清。

引黄入晋工程之所以择定万家寨为首部枢纽，水工技术人员在地质结

构等诸多条件的分析比对中，是进行过慎之又慎的优选的。

仅以总干一级泵站为例，这里地处区域构造稳定地段，洞室地段属于

“II 类围岩”，构造简单，未发现断裂，厂房深埋于寒武系中厚层灰岩、

薄层灰岩夹页岩及龙泥岩、鲕状灰岩地层中，仅发育两组构造裂缝，属

中等发育。在厂区进行水压致裂法地应力测量，和三维初始地应力场回

归分析，结果表明：其最大水平应力值小于 7Mpa，主应力方向实测值

为 N44.6W，回归计算后方向为 N16.1°E。综合考虑地质构造和地应力

方向等因素后认为，地应力较小，对厂房轴向影响不大。

这种选择学术意义深奥的选择，简言之，即意味着工程的坚固耐用和

可以永续利用。



第十八章 中国人为之骄傲

以“长隧洞，高扬程，大流量”为特点的万家寨引黄工程，是三晋父

老以至全体炎黄子孙足以世代引以为自豪的千古壮举。

这项跨流域的跨世纪巨大工程，它的总干、南干和北干输水隧洞，长

达 192 千米，，施工支洞 20 余千米，必须穿越过华北地区从太古界到

新生界的所有代表地层。隧洞所处的地质地形、埋深、水文地质、岩石

风化、施工期，以及工程对输水隧洞的特殊要求等诸多条件，都是迄今

为止，国内、国际在建工程中，绝无可参照先例的高难度。

工程从勘测设计到施工，在尽可能发掘中外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大胆

创新，不仅引进了 TBM 双护盾掘进机，进行全断面掘进，而且积极推行

了光面爆破、喷锚、模喷支护、监测自动化等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以及新的设计和施工方法。从而，使工程质量和进度，建立在

科学保证的基础之上。

在万家寨引黄工程的全部进程中，中国人将破天荒地创造若干项居于

国内、亚洲、世界之“最”的纪录，令世界为之瞩目。

这些记录是：

总干和南干一、二级泵站单机流量，以 6.45 和 4.3ｍ３／s 的纪录，

创国内之最。

长达 26 千米的南干 5 号隧洞，居亚洲之最。

长达 43.2 千米的南干 7 号隧洞，比世界目前最长的挪威“伦达恩”

引水隧洞，要长 14.7 千米，比 38 千米的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要长 7.2

千米，创世界之最。



总干和南干的一、二级泵站，以单机扬程 142 米，总扬程 648 米的

纪录，创世界之最。

拟建的总干申同嘴地下水库，将开凿两条长 1370 米，直径 12 米的

半圆洞，储水 15.5 万立方米，创世界之最。而且，这个人工建造的地下

湖泊，将是世界上迄今为之，独此一处的佳境奇观。

一位外国友人在参观引黄一线后，这样情不自禁地由衷感叹：“中国

人，真了不起！”

是的，数千年的引黄梦，炎黄子孙世代相沿的引黄情，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在中共山西省各级实事求是的领导者的主持下，在改革开放日益

深化的今天，已经启动，并正在成为现实。山西人，以至全中国人民，

完全有理由为这一亘古以来举世无双的壮举而骄傲，自豪！

伟大的引黄入晋蓝图,将由伟大的中国人民造就。山西省的明天无比

光明,中国的未来无比光明。

（本篇初稿结于 1996 年５月１日。时应引黄工程南干指挥部邀请，

进行报告文学写作采访。本篇所涉资料，均系取自引黄工程相关文件材

料。本篇部份章节，曾在《山西引黄工程报》发表。本人时为该报特约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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